
2008 年 6 月 27 日，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的经典话剧《于无声处》
在上海重演。“顶风冒雨来看戏的，不仅有中年人，更多的是青年人。偌
大的剧场几乎座无虚席，掌声热烈。”［1］随后，此剧在上海六所高校进
行了 11 场演出，接受主体变为一批新时代的“80 后”的年轻观众。11
月 20 日，此剧再次“进京”，在首都剧场，笔者作为其中一个学生票持
有者，亲眼目睹了学生区的座无虚席。
在改革开放已经深入发展了 30 年的今天，新版《于无声处》“基本
保留了剧本的原貌”，文革的政治色彩并未减弱，但令人惊喜的是，现
在的年轻观众并未抗拒这部老剧。它虽然没有产生 30 年前的惊雷炸
响式的轰动效应，但能在“80 后”那里站稳脚跟，引发很多年轻观众从
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这部话剧进行“再创造”和“再思考”，同样应该引
起研究领域的思考。
接受美学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批评思路，“阐释”是始终开放的，不
存在一个终极的答案。话剧《于无声处》的艺术价值，在不同的时代也
应该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
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
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
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

文本的意义空间
———从“80 后”观众对《于无声处》的接受引发的思考

周潞鹭

内容提要：话剧《于无声处》在 1978 年掀起了全国排演高潮，引发了文学史和政
治史上的轰动效应。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此剧在全国各大城市重演，仍然吸
引子一大批“80 后”的年轻观众。该剧文本的意义并不固定，不同接受者有不同的
阐释，这种阐释拓展了文本的意义空间。 当今的年轻观众在“经典”追求和“人气”
暗示下走进剧院，进行着“各取所需”的意义再生产。
关键词：《于无声处》 接受美学 "80 后" 文本的意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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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当代的存在。”［2］P29 本文试图从接受美
学的角度出发，以三个步骤为线，来推测

当下的“80 后”年轻观众对《于无声处》的
接受可能。

一、接受前提 ：截然不同的 “期待视
野”

面对《于无声处》的重演，观众的“期
待视野”已经全然改变。“期待视野”是指
“人们理解文学文本的可能性”［3］，也就是
人们对文本的前理解结构。“阅读的效果
毋宁说是作品与读者的前理解结构相互

角力的结果……期待视野的形成与特定
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4］
如果说三十年前《于无声处》对当时
观众的最大吸引力是宣泄被压抑的政治

情绪的话，现在，这种诱惑已经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享有的民

主和自由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优

越。政治高压早已不复存在，但“商品”消
费逻辑开始左右着文学的创作。今天一个
最不能忽视的现象就是建立在文化商品

生产之上的大众文化的大行其道，电影电

视剧带来的视听风暴俘虏了大批观众。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于无声处》何以有相
当的魅力，在 2008 年的当下，吸引大批年

轻人去戏院看戏，走进高校并取得一定回

响？

一个微妙的答案是人们对“经典”的
渴求欲和占有欲。有媒体采访首都经贸大
学的学生观众，他们“坦白表示无论是天
安门事件还是四人帮，她们都不太清楚，

只是从报纸上看到这部戏很经典就赶来

看的。”［5］仔细检阅当下这个浮躁的消费
时代，艺术选择虽多，但“经典”甚少，“80
后”年轻人中不乏为着《于无声处》剧目的
经典性而走进戏院者。阅读“经典”是对求
知欲的极大满足，而占有“经典”的心态中
无不包含着“善良的虚荣心”。
有媒体称：“《于无声处》与《雷雨》《茶
馆》、《暗恋桃花源》等一起，被认为是国内

十大不可错过的经典话剧之一。”［6］如果
说《雷雨》和《茶馆》是以“成熟的风格和均
衡的品质著称”［4］的经典话剧，《于无声
处》显然属于“源于某一方面的强烈风
格———这种风格甚至强烈得足以扭转文
学史的惯性”［4］的那种经典。《于无声处》
对政治激情的表达和宣泄让它充满了那

个时代的话语色彩，走到了时代先声的前

列。然而，光是如此，并不见得能撩起“80
后”年轻人的观赏热情。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答案，可以解释为

“人气”。翻开最近关于此剧的媒体报道，
隆重介绍它在三十年前“红极一时”的报
道随处可见。的确，在当时全国 2700 个剧
团同时排演，剧组进京时在火车站受到文

艺界最热烈的欢迎，《文汇报》因为抢先报
道此剧而销量大增，国家机关为此间接做

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当
年暴风雨般的强大效应令今天的年轻观

众目瞪口呆，它拥有今天任何一部艺术作

品都无法企及的影响力。今天的人们走进
剧院，不能不说受到了当年它的巨大号召

力的再度暗示———人同此心，万众追逐过
的剧目，或多或少会有质量的保证。如果
说部分人的审美趣味可能有偏差，大多数

人的审美趣味则是无形的保障。

二、接受过程 ：多元时代的 “各取所
需”

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文学

批评亦如是。在“经典”追求和“人气”暗示
下走进剧院的“80 后”年轻观众，于观剧的
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接受状态。同样
的文本在他们那里得到了不同程度和不

同角度的阐释。而其中，比较“受落”的因
素主要有两点：

首先，故事性较强，激发强烈的追看

欲。一部叙事性的作品，在表层的故事外
壳下又有丰富的里层内涵，内外结合较好

就能诞生经典。没有人走进戏院是为了单
纯听口号和受教育，故事享受也是观众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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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目标。特别是对“80 后”的年轻观众来
说，通俗影视剧在“讲故事”上奇招迭出，
他们的阅读经验在花花绿绿的“故事丛”
中早已被“宠坏”。所幸的是，《于无声处》
在这方面并不吃亏，它拥有着可看性相当

强的故事外壳。这部发生在九个小时之
内，只有一幕场景的话剧，其冲突之集中，

矛盾之强烈，节奏之紧张，环环相连，扣人

心弦。“在矛盾的激化到高潮的发展过程
中，全剧六人竟有一半先后昏倒”［7］，可想
而知，其戏剧张力之强，情节爆发力之足。
导演苏乐慈显然对此较有信心，认为新版

话剧“使得不甚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也
能被这个故事所感动。”［8］未有无趣可感
人，在这个“好看”的故事外壳的牵引之
下，“80 后”年轻观众对此剧的认同感和投
入感倍增。
其次，“爱情糖果”的威力不可忽视。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文艺作品极

力抒写的对象。当下的大众文化的各类样
式深谙此道，它们依靠情爱诱惑了大众空

虚的心灵。其实，在这些情情爱爱之中，最
吸引人的乃是其深层的“性”的诱惑，“身
体叙事”成为当代文艺的流行指向，“性”
的暗示夹杂在爱情戏中反复上演，大众对

此很难有抵抗力。新版《于无声处》起初企
图“把原来剧本中的爱情戏加强，削弱政
治色彩浓郁的情节和台词”［9］，虽然后来
还是保持原剧本的基本结构，但可以看

出，今天的制作人非常清楚市场需要什

么，年轻观众喜欢看什么。时过境迁，剧中
的何芸和欧阳平在 30 年前只能通过“紧
紧握手”来表达爱意，现在被导演改成“深
深拥抱”。在上海的大学里，两人一拥抱，
“总会引起大学生们的掌声”［10］，可见“爱
情糖果”的吸引力。
难能可贵的是，此剧并未趁机大打爱

情牌，而是将爱情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给予

适当的表现。这就保持了《于无声处》的经
典价值———没有向当下流行的大众需求
妥协，反而取得了节制的审美效果，赢得

了理智观众的好评。而且，此剧的爱情冲
突也彰显了和通俗影视作品不一样的品

味：“欧阳平与何芸的爱情既不是缠绵悱
恻的你慕我爱，也不是卑微庸俗的感官刺

激，而是把一对充满革命情操的情侣放在

政治斗争的暴风骤雨之中，使他们的爱情

成为并肩战斗的擂鼓。”［11］在“80 后”的年
轻观众看来，这样的“革命情侣”虽然陌
生，但二人爱情的持久和纯洁，深刻和忠

贞都具有别样的感染力。
这些“受落”的因素，能够跨越时代的
鸿沟，引发前后两代人的共鸣，经受住了

时间的考验。其实，相对于此剧的政治意
义，正可算是“艺术价值”，也是真正使得
《于无声处》富于魅力的关键所在。

三、接受效果：意义的延伸

在看剧的过程中，观众各取所需，不

断进行着意义的生产和重组。但是，很多
人不禁要质疑，这些“后文革时代”出身的
年轻人对《于无声处》的理解，是否仅仅停
留在对表层故事的陶醉之中？他们对那段

历史的理解始终存在一种“不在现场”的
脱离感，所以对这部忠诚反映那段历史的

话剧的接受也有问题？很多老观众问，年

轻人看懂了吗？

其实，无需进行这样主观的质疑。“实
际的文学作品却只能存在于接受者的心

中，它永远处于生成性过程之中，所以世

界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拥有永恒的固

定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品并不具有固
定的意义，它只提供各种意义生成的可能

性。”［3］“80 后”的年轻观众对“文革历史”
的隔膜不应该成为他们进入话剧文本的

障碍。新旧观众们同样都带着“主观成见”
而进入文本，所不同的只是老观众们更注

重“怀旧”，而年轻观众们就算没有参与那
段历史的经历，也应当拥有文本阐释权。
张爱玲说，“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
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或者是可以
改进一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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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现代文学
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

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

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

得的。”［12］很多作家的作品主题是欠分明
的，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增益了文学

价值。而《于无声处》却主题鲜明，奏响了
特定历史下的时代强音的“群众心声”。它
政治立场突出，正义感强烈，指向性非常

明显。宗福先也担心“太适合那个时代了，
反过来说它就不可能适合所有时代。”［13］
正是这样一部姿态明显的作品，在当下这

个多元化社会也能取得不同的阐释可能，

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是对作品意义空
间的拓展，更是作品在接受意义上的进

步。也就是说，文本和读者共同合作，文本
通过读者的“再理解”和“再创造”而延伸
了自己的意义。
这延伸的意义可谓是千姿百态。“80
后”年轻人有的不满于当下精神信仰的缺
失，对剧中几个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深为

震撼；有的对当下受困于物质诱惑的爱情

抉择深感烦恼，对剧中的爱情故事的纯洁

心生向往，反思自身抉择；有的为自己和

何为一样属于郁郁不得志的有志青年而

产生强烈共鸣；有的惊叹于那个时代的残

酷而珍惜现在时代的美好……无论深浅，
无论有没有真正进入那段历史，这样多重

的阐释效果都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这
些千姿百态的接受体验，在 30 年前是绝

对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无论“80 后”的年轻一代对新版

《于无声处》进行何种形式和何种程度的
“再阐释”和“再理解”，他们的接受情况被
认为是“肤浅”也好，“新鲜”也好，他们在
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戏剧中，绝对得到了

历史的教益，正是基于这一点出发，上个

世纪的经典话剧《于无声处》不怕被“80

后”的年轻一代误读，也不会被“80 后”的
年轻一代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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